柳亚子与张骥荌的诗文之交

朱振林

1921年（民国年10年）11月6日，吴江柳亚子先生自黎里到嘉善县西塘镇，与镇上南社社友余十眉、沈禹钟、蔡韶声、郁佐梅及特地从上海来的陈巢南等人以文酒相会。次日，又群集镇上西园茗叙，並共摄一影，题名为《西园雅集第二图》、此事记者甚多，传为词林佳话。关于西园，南社蔡韶声老人曾在《春翠簃杂录》中有记：“西园在镇之西街计家弄内，为孙氏之旧业。”

这里要记的，就是此日园中群贤毕至之时，蓦地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客人是一位装束入时的年青女郎，她截发短裙，足登皮鞋，自称慕名前来拜访柳先生。通过一番客套和寒暄后，才知这位女士名张骥荌，她的哥哥就是《张凤字典》的著者，考古学家张天方。她和乃兄样，性格开放热衷于新思潮，平时在女界中积极宣扬男女平等，提高女权等思想。在此之前，她曾就女子截发问题与柳亚子通过信。这次她得悉柳在西塘镇，所以特地赶来求见。在谈话中相互交流了对当时革命形势和女权运动的各种看法，真可说是直抒己见，坦诚相对。临别时殷殷相约后会有期。

柳亚子在结束此次西塘之行后，曾吟诗53首，集为《蓬心草》一卷、遍寄社友与亲朋索和。其中有《西园晤张骥荌女士》一诗：

咏絮簪花事事谙  ，才知颇著大江南。

十年早射聊城矢[1]，一夕相逢柳后骖。

怜我蹉跎磨惠骨  ，感君跌宕恣雄谈。

楼鸦流水当前景  ，难忘秦淮纪阿男。

张女士在读到这样一首对自己赞许推崇的诗后，使她对柳的钦仰之心更为深切。可是，在二十年代男女社交活动还不很普遍，在一般保守者看来，这是有损名教的越规行动。张骥荌虽然思想开朗，也还是踌躇一段时间后，于当年12月19日才写了一封复信给柳亚子。书云：“安如先生国士（安如是柳亚子的字）：前日下午自南郊拾遗穗归饲二母鸡时，途逢邮使，贻我琅函。郑重剖视，知为先生等名流雅集之余韵。昂首天空，如有所会，不胜佩羡。西园一晤，乃蒙赠诗奖借续秦淮之什；猥引纪男讽鸳水之篇，用渐黄媛，缅想前贤，平添今感。只惜鄙人近来因醉心平等自由之故，不但截发遗形，誓捐旧杂，乃并世之所谓国粹文精而亦不相闻问。窃以为诗文格调拘束甚严，不便初学，末足鼎新。往虽嗜之成癖，近忽弃之如甑，尽楚旧作已有日矣。习与性成，道因此变，仓卒之间，乃竟未遑属和。想先生文坛冠冕，诗社魁元，流风所被，一时执旗鸣鼓之流，如家兄天方辈，当车载斗量，必不少一读书不就如鄙人者之蚓和貂续也。虽然，时不可失，兴必当尽。先生等既不惜琼瑶既赠於樽俎间，则鄙人于饲鸡拾穗之闲，会且一作冯妇。稍假数日，当尽推敲之力，或能邮和屯田晓风残月之作耳。再鄙名下一字，系轵里所讳，非北宫之字，辱在笔端，还祈更正。更有进者，素仰先生民党先觉，抱负不凡，于改造家庭社会之道，老马识途，当具成竹。窃诵尊作《蓬心草》一卷，虽兴到之作，不关大计，然如“枭獍”及《别儿》诸首，剑气凌云，跃然言外，不愧有定见有主张者，与鹦鹉善言之诗人如樊易辈自有不同。鄙人不敏，常愿就正有道，藉开茅塞。倘蒙时锡金针，磋商新义，鉴湖余气，庶几舟鼓，则获益多矣。余不一一专复。敬颂时安。长公先生暨诸诗友均此不另。不佞张骥荌百拜。十年十二月十九日”。

柳亚子在接到张信后，极为她的才识所感动，随即答以《得张骥荌女士书奉柬两首》，诗云：

匆匆一昔初谋面， 郁郁千言始睹心。

    风虎云龙君跋扈，[2]蚕丝虫蜡我消沉。

    文章信美原刍狗， 哀乐无端证海禽。

     霸气中原孤注在， 好将武水比山阴[3]。

如君怀抱堪千古， 名字犹惭我未详。

轵里杀身差突兀，[4]北宫辞嫁太寻常。

家为桎梏原当废，书著穷愁终不祥。

誓碎毛锥椎铁砚，快枪炸弹一迥翔。

柳亚子两首赠诗寄出后，不数日，即得张骥荌寄回一诗：

得句黄茅白苇谙，诗心常绕北山南。

骄花宠柳前身泪[5]，峻坂盐车老骥骖。

民国十年如一日，高丘百口尽空谈。

屠龙自笑无长技，不似投胡走越男。

张骥荌于民国10年前后，曾在芦墟小学执教，以离柳亚子所居的黎里镇甚近，故不久后，又往黎里拜会。但柳适外出至周庄，因此没有晤面，怅然而返。柳返家后得知张来访之事，深为内疚，于是随付一诗以谢过：《骥荌过访梨湖适余滞留蚬江（即周庄）未获一晤，迭韵追记》：

访戴能来苦未谙，萍踪谁分北东南。

应门我愧梁鸿妇，题凤君劳吕叔骖。

玉貌鲁连留片影，青绫谢女失雄谈。

自渐不是渔洋老，空遣江湖重纪男。

张骥荌于读到此诗后，见其中有“玉貌鲁连留片影”之句。因即吟诗一首、附以照相一帧寄赠，诗云：

绿意红情两可册，丹心素志未曾灰。

荡胸剑气冲霄在，引道珠光照晚回。

顾影独怜人少迹，长谣却悔鸩为媒。

拈魂赋罢天心渺，西北东南何去来。

张在这首诗中向柳亚子倾诉了内心深处的苦闷和对现实社会的不满。细味诗意，似对本身婚姻之误于鸩妹也表示了愤懑情绪。柳得诗和小影后，即依原韵和诗《东骥婴即次其自题小影韵》答云：

剑底风云气未删，樽前红泪忍成灰。

谈兵前席阴符健，罢猎南山小队回。

炼石娲皇终补恨，高丘佚女肯求媒。

十年相马骊黄遍，韦露苏菲倘汝来。

柳亚子在这首和诗中，对张女士极为赞许和勉励，希望她以女娲补天的精神自勉，并以比之为女革命家韦露和苏菲亚。我们在这些唱和诗作中，也可见柳亚子先生爱才如渴，奖掖后进的伟大气魄和古道热肠。

继五四运动之后，我国知识分子的民主思想日益高涨，青年男女的争取自由、平等、社交公开、提倡女权等呼声形成一股猛烈的浪潮，有力地冲击了数千年来的封建堤防。在当时“不自由、毋宁死！”成为要求挣脱封建桎梏的人们的强烈口号；不少人、尤其是青年男女为此而牺牲了生命。张骥荌女士就是这个时代的典型青年知识分子；她酷爱自由，向往平等，渴求女界的解放。然而，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中，她所能争取到的是什么呢？是频频的失望：既无安定的工作，又无满意的家庭环境，甚至不得不在家拾穗饲鸡。从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妇女从封建制度中冲杀出来的艰苦历程。

 [1] 原注元年余主海上太平洋报社，君驰书以女子剪发议见抵，可谓得风声之先矣。

[2] 君自署龙虎风云室善女子。

[3] 谓秋鉴湖。

[4] 柳曾误将骥荌写为骥婴。

[5] 神洲哲女易安最所服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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